
■ 本报记者 陆遥 通讯员 陈吉芬

从昔日勾栏瓦舍的热闹非凡，到江
南戏台的流丽婉转；从婺剧高腔的激越
奔放，到越剧丝竹的缠绵低徊——

戏曲曲牌，这一凝聚千年音韵的活
态基因，构成了传统戏曲色彩斑斓的动
人图景。令人惋惜的是，随着老艺人离
去、曲谱散佚等种种原因，许多古老曲牌
正面临着消逝的危机。

在浙江这片戏曲艺术枝繁叶茂的沃
土上，一场关乎文化根脉的抢救工程已
然启动：田野调查式收集，数字化记
录，老艺人口述传承，新创剧目活化运
用⋯⋯3年多来，全省35家单位、500余
位专业人员与时间赛跑，抢救下近3000
首戏曲曲牌。

寻访
曲牌的浙江记忆

“一部中国戏曲史，半部在浙江”。翻
开中国戏曲的长卷，这句评价跃然纸上。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浙江文渊悠久、文脉深广、文气充沛，孕
育了种类繁多、灿若星河的戏曲艺术。

从宋元南戏的诞生，到四大声腔的流
变，再到当代舞台的守正创新，如今，浙江
以越剧、婺剧、绍剧等18个剧种，58个省级
非遗项目，书写着戏曲艺术的时代华彩。

什么是戏曲曲牌？
戏曲曲牌是中国传统戏曲音乐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唱腔模式。它被认
为是戏曲音乐的基石，更是剧种的“基因
密码”，将中国音乐的“线性”结构思维推
向极致。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先生
认为，“每一个曲牌都是一个完整的音乐
作品，词与曲、思想与艺术都是有机融合
在一起的。”

源远流长的浙江戏曲，荟萃了异彩
纷呈的丰富曲牌。从早期南戏的形成，
到昆腔将曲牌结构加以完善，发展至高
腔“滚调”的运用，乃至板腔体的形成，包
括近代的许多地方小戏等，戏曲曲牌都
以唱腔曲牌和器乐曲牌两种形态时时刻
刻存在于戏曲音乐之中。

南戏，这一中国古代民间小戏的代
表，自北宋开始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戏剧
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它诞生在温
州，最早被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

中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南戏剧本
《张协状元》，共使用了160多支曲牌。这
些曲牌不仅为后来的声腔剧种提供了宝
贵的艺术借鉴，更在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中
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该剧中的
曲牌“赵皮鞋”，介绍了一位姓赵的皮鞋
匠。这一细节也成为温州在南宋时就已
有皮鞋生产“专业户”的历史佐证。

曲牌对于戏曲来说有多重要？
作为剧种音乐的唱腔和场景器乐，

它们或抒情优美，或粗犷奔放，或古朴典
雅，在剧中发挥着塑造人物形象、推动剧
情发展、增强舞台效果等作用，是剧种独
特艺术魅力与文化价值的载体与浙江戏

曲音乐的灵魂，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璀璨结晶。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众多的浙
江戏曲曲牌中，仅有少部分能在当下演出
中使用，绝大多数则面临着代表性传承人
年事已高、中青年传承人群断档以及观众
受众结构性变化等危机，流失严重。

新昌调腔唱词严谨，曲牌丰富，至今
已有600年历史，但它有个怪现象，没有
曲谱。在调腔古抄本中，老一辈艺人依
靠标注的曲牌与一套独特的“蚯蚓”符号
来唱出腔调。

新昌调腔如今尚存传统曲牌360多
只，分“套曲”和“只曲”两大类。“套曲”由
多只曲牌按一定规律联缀而成；“只曲”
是由单一曲牌作反复演唱。

既无曲谱，这 360 余只传统曲牌从
何而来？这里有几位功臣：上海音乐学
院的滕永然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来
浙江采风，将艺人的唱腔，记成曲谱和文
字。后来，方荣璋先生花费大量心血整
理成了《调腔曲牌集》，又编写成了一部
52万多字的《调腔乐府》。这不仅填补了
中国地方戏曲音乐调腔门类的空白，还
为后人研究调腔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
料。再后来，一位叫吕月明的乐师又在

《调腔乐府》和调腔所保留的其他音乐档
案的基础上，扩编成一本125万字的《调
腔音乐集成》。

无论是剧种内的通力合作，还是某
个人的“为爱发电”，都指向了一个共同

的方向——曲牌的专项系统性抢救工作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非做不可的地步。

抢救
“五百壮士”救曲牌

一场涵盖全省范围的戏曲曲牌抢救
工程，开始了。

2022年初，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
厅启动成立浙江省戏曲曲牌抢救工作小
组，全省18个市县、35家单位、500余位
专业人士加入其中。

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教授、一级作
曲刘建宽老师曾记得，上一次启动如此
大规模的行动时，自己还是个20岁出头
的年轻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浙江做过一次戏
曲音乐方面的收集，用了十年编撰出《中
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1982年，刘
建宽从浙江艺术学校音乐班毕业后，进
入宁波市越剧团。从青葱少年到两鬓斑
白，从舞台上的司鼓到浙江小百花越剧
院的党委书记，刘建宽的人生轨迹始终
与戏曲音乐紧紧相连。

这一次，他成了戏曲曲牌抢救工程
的具体负责实施人。“当下，我们进行戏
曲曲牌抢救的立意与初心，则是拾遗补
阙，璧合圆足，提供一份更加立体、更加
全面的浙江戏曲曲牌清单。”

这是浙江近年来规模最大、地域最

广、要求最高、最为专业的一项戏曲传承
保护工程，涉及全省众多剧种、非遗项
目、戏曲院团、文化馆站和社团组织，统
筹工作千头万绪，收集工作浩如烟海。

浙江音乐学院戏剧系办公室主任吴
婷婷介绍，工程按照“抢救记录—初审校
对—成果转化”的步骤有序推进。音乐
组负责抢救梳理和演奏演唱；拍摄组负
责录制，真实记录曲牌的表演形态；专家
组负责曲牌资料的学术准确性。在具体
操作上，根据传承人年龄、身体状况分批
实施，尤其对70周岁以上或体弱多病的
传承人优先记录。

凌晨一两点，万籁俱寂，浙江音乐学
院戏剧系青年二胡教师斯陈骏的手机屏
幕却依然亮着。微信群里此起彼伏的消
息提示音，在深夜显得格外清晰。他负
责曲牌收集统筹，整理各地发来的珍贵
素材。

“老师们白天都在院团里挑大梁。”
斯陈骏说，“只有等到夜深人静，家人都
睡了，他们才能静下心来整理资料，把白
天的发现一条条记录下来发给我。”这
样的深夜工作，对大家来说早已是家常
便饭。

大家说起这支由各地音乐指挥、作
曲等领域业务骨干组成的专业队伍时，
有个很形象的比喻——“五百壮士”。

2022年，温州市瓯剧艺术研究院的
蔡南正接到任务后，开始了几个月的田
野调查。在瓯北的一间老屋里，他见到

了徐振忠。这位已故乐师杨大伦的传
人，十多年前因一场车祸卧床不起，却依
然用颤抖的手，在止痛药的支撑下，一笔
一画地誊写着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曲
牌。泛黄的纸页上，工整的字迹仿佛在
诉说一个老人与时间赛跑的倔强。

“这些东西要是带走了，就真的没
了。”徐振忠的声音很轻，却字字千钧。
起初，他对交付曲谱心存顾虑，直到听见
瓯剧院乐队将他整理的《寿颜开》等曲牌
精心配器演奏的录音时，老人浑浊的双
眼突然焕发出光彩。2023年，徐振忠的
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他将毕生收
集的 700 多首曲牌郑重托付给蔡南正，
对儿子说：“我的夙愿已了，可以含笑九
泉了。”

黄永清、柳梅成和韩燕飞，3 位白发
苍苍的宁海平调老艺人，平均年龄超过
80 岁，每天工作 10 小时以上，用 3 个多
月时间搜集了 1000 余支曲牌。柳梅成
作为院团的“灵魂司鼓”，毫无保留地输
出记忆中宁海平调的韵律。当200多支
曲牌化作永恒的声纹，这位老艺人却倒
下了——突发脑出血，让他再难举起相
伴一生的鼓板。他亲自传授的锣鼓经已
化作年轻乐手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托起
了宁海平调400余年的文脉。

刘建宽感慨地说：“这场抢救，不仅
是记录音符，更是留住一段文化血脉。
当老艺人们一个个离去，我们能做的，就
是让他们的声音，不再被时间带走。”

活化
传统再生的文化密码

在“五百壮士”的努力之下，2024年
底，《浙江传统戏曲曲牌·声腔集成——
浙江省戏曲曲牌抢救工程》丛书出版，通
过电子曲谱、音频、视频等数字化方式收
录了全省11个地区18个剧种近3000首
曲牌。由浙江文艺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这
套融媒体出版物，先后入围“中宣部中华
民族音乐传承出版工程”精品项目、2024
年浙江省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
为传承保护戏曲生态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次抢救戏曲曲牌的过程，不仅用
纸笔定格了每个音符，用镜头留住了演
奏的瞬间，更将这些珍贵的音乐片段化
作永恒的数字记忆。

2024 年末，一座特别的“音乐博物
馆”在浙里文化圈悄然绽放，浙江传统戏
剧音乐曲牌数字应用上线，这里珍藏着
2815 首浙江戏曲的动人旋律，3403 段
精彩演绎的珍贵影像，仿佛将整个江南
戏台搬进了数字世界。

在这里，每一个热爱戏曲的人都能
遇见最地道的浙江韵味——轻点屏幕，
百年戏韵即刻流淌；随问随答，AI 就像
一位耐心的老戏迷，为你娓娓道来那些
藏在曲牌里的故事。这不仅仅是一座数
字博物馆，更是一扇随时打开的戏曲之
窗，让传统艺术以最鲜活的方式走进现
代生活。

目前，全省共有戏曲文艺院团 817
家，其中国有院团 37 家，从业人员超 2.5
万人，年均演出场次超过6万次，观众人
次达 3906 万人次。源自浙江戏曲的这
股磅礴力量，也亟待注入新的活力。

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艺术处负责人
说：“抢救曲牌，既为保护浙江戏曲生态
的完整存续提供了文献支撑，又为推动
浙江戏曲高质量传承发展提供了艺术积
累，还为促进新时代浙产文艺精品创作
提供了美学富矿。”

一个个藏在历史记忆中的曲牌，正
在成为当代戏曲舞台上的鲜活创造。浙
江小百花越剧院创排《我的大观园》《钱
塘里》时，将曲牌融入越剧唱腔，旋律优
美、悠扬润心。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的
新编婺剧《踏谣娘》将民间小调曲牌引入
其中，与剧中时代背景完美契合。瓯剧
名家蔡晓秋在主题演唱会上，将瓯剧中
的高腔、昆腔曲牌巧妙连缀，尽展瓯剧的
丰厚⋯⋯

除了被运用在各类戏曲舞台上，这
些传统曲牌也在尝试与其他艺术形式相
结合。其中，湖剧推出的阿卡贝拉版《馄
饨赋》，累计在平台上收获200万次播放
量，吸引大量年轻观众的关注，成为传统
曲牌应用的新典范。

这 或 许 就 是 文 化 传 承 最 美 的 模
样——老一辈的坚守，新一代的创新，数
字技术的赋能，共同编织出一幅生生不息
的文化图景。那些重获新生的曲牌，像钱
塘江的水，流了千年，如今汇入新的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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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古调留浙韵
——戏曲曲牌抢救工程传承文化记忆

本次曲牌抢救工程确保浙江省 18 个剧种、近 3000 首曲
牌音乐“一个都不能少”。 受访者供图

■ 本报记者 庄小蕾 陆芳

一个多月前，很多观众刚刚看完剧版
《长安的荔枝》。如今，这颗恼人的“荔枝”
又在影院上映了。7月23日，大鹏率电影

《长安的荔枝》主创团队在杭州路演，收获
了观众的热烈反馈。

从小屏幕到大银幕，两颗荔枝连番上
桌，到底哪颗更好吃？

同一棵树的两颗果
及两种手法

不论是剧集还是电影，《长安的荔
枝》都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这部

作品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它把一个小
人物的奋斗故事包裹进一场“水果特快”
的荒诞任务中。九品小吏李善德，肩负
将岭南荔枝送达长安的“不可能任务”，
他不是大英雄，却让我们看见了生活中
的“小强精神”：一边被现实摁在地上摩
擦，一边还咬牙喊着“我可以再试一次”。

一个大家可能会忽视的事实是，因
为观看的方式和载体不同，电影常用“全
片无尿点”来作宣传语，而电视剧往往是
需要“尿点”的——用“电子榨菜”下饭
时，谁不会暂停一下呢？

从原著的体量来看，《长安的荔枝》
天然更适合拍成电影。

电影前半段是讲官场和职场生态的
轻喜剧，后半段则更像是揭露政治和历
史残酷的惊悚片。影评人藤井树说，影
版《长安的荔枝》像是一部古装公路片，
主角一直都在路上，而其他角色统统围
绕着荔枝转运之事奔忙，“可以说影片专
注于讲好运荔枝这一件事，不着一处废
笔，高度凝练，一气呵成。”

剧集是群像戏，像“炖锅”，讲究慢慢
炖，细细煨：背景丰满、支线丰富、人物成
长空间大。李善德的身世背景、同僚权
斗、家庭牵绊、制度痼疾，一层层揭开，观
众可以慢慢体味。这种结构决定了它的
优点在于细腻与厚重，但同时也容易因
节奏拖慢而造成观感疲软。

而大鹏导演的电影则更像“高压
锅”，讲究叙事密度、视觉浓缩与情绪极
致，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引爆情绪，释放能

量。李善德一路狂奔，不带喘息。有网
友说：“你根本来不及看荔枝熟没熟，它
已经装车出发了。”这是典型的电影节
奏，用快与狠抓住观众的情绪核心。

同样的文本，在不同媒介中命运迥
异，差别远不止在节奏与时长，而是一场
语言体系的重构。

两种风格，都是基于影视媒介语言
的选择，而非高下之分。

其实，同题材“剧集+电影”的模
式，在中外影视界并不罕见，但是称得
上经典的屈指可数。人们谈论较多的，
比如，《傲慢与偏见》的 1995 年电视剧
版和 2005 年电影版，一个细腻铺陈、一
个气质鲜明，各自精彩；再如，《福尔摩
斯》有“英伦冷感”的剧版，也有盖·里奇
导演、罗伯特·唐尼主演的“烧脑解谜”
电影版，各擅胜场。

“荔枝系”的人物重塑
与场景再造

不论在哪个版本里，李善德这个角
色都撑起了整部作品的重量。他身上的

“中层困境”——既要向上负责、又要向
下承压，既不甘心，又没出路——准确勾
画了许多现代观众的心理投影。

一本只有九万字的小说，很多人几
个小时就读完了。如果不添加内容并拍
个几十集，以这个豪华的制作阵容，出品
方恐怕要亏到姥姥家。

剧版导演曹盾这次也不例外，以李

善德运荔枝的核心任务为圆心，尽可能
向外扩展叙事空间。其中最大的变化就
是加入了岳云鹏饰演的郑平安这条线：
让他作为卧底，打入政敌在岭南的阵营，
一边搞谍战，一边报家仇。

这条线带来了新人物和新故事，岳
云鹏的表演也不错。可惜导演在收束多
条线索时有些顾此失彼，引发的后遗症
则是剧集后期被观众批“注水”。有个豆
瓣网友说得挺犀利，“都看了12集了，感
觉运荔枝这事也不是很急”。

当然，曹盾的特色在本剧中也发挥
得淋漓尽致。比起单纯讲故事，他似乎
更痴迷于还原和拓展马伯庸笔下那个充
满细节、古今交融的独特世界，尤擅营造

“时代氛围感”。《长安十二时辰》是这样，
《长安的荔枝》亦如此。

郑玉婷在剧中“开局即下线”，引起不
少观众不满，但在剧的设定中，她仿佛更像
一个精神象征，一个不可承受的回忆负担。

而在大鹏电影中，她不仅活着，而且
有名字、有行动、有台词、有爱有恨。这
不是简单的“抢救角色”，而是一种叙事
重构：她从“家庭创伤”变成了“夫妻合
力”的一极，成为李善德抗争系统不公的
情感支点。那句“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
安”，瞬间戳中无数人的泪点。

值得一说的是，电影对“苏谅”这一
角色的动机也做了现代化重塑。他从小
说中的“工具人”商人，变成了一个渴望
家庭认可的弟弟，一个挣扎在家业继承
边缘的“非主流继承人”。这类“弱而挣

扎”的人物，恰好贴合当代青年观众的精
神画像，引发不少人的共鸣。一些影评
纷纷点赞为“全片最亮眼的改编”。

留白的艺术
也是表达的姿态

那么，哪颗“荔枝”更好吃？其实不
必下结论。一个故事，两种改编；两颗荔
枝，各有风味。

影视改编最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
它的再生能力——不是重复文本，而是
借壳生长。

总的来看，两版《长安的荔枝》都在自己
的轨道上，跑得不偏不倚：剧版拓宽了故事
的叙事维度，电影则压缩成情绪浓度极高的
职场寓言。两者在人物动机与表达立场上
的微调，也让同一故事拥有了多重面貌。

这两部《长安的荔枝》之所以能引发
广泛讨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找到了当
下观众的“情绪共振点”：打工人身份、职
场焦虑、制度迷思。不少人看完后在社交
媒体上感慨，“我们每个人都是李善德”。

有意思的是，剧版和影版都对“一骑
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作出了自
己的解读。电视剧中，荔枝是一颗朝堂斗
法的棋子，李善德也做出了自己的反抗。
电影中，杨贵妃的纤纤玉手甚至都没有触
碰到荔枝，就被别的事转移了注意力。此
时，镜头稍稍推远，多少奇珍异果堆叠在
桌上，荔枝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种水果而
已。再回想这一路送荔枝耗费的无数人

力心力，百味杂陈，令人动容。
剧中，贵妃虽然遥不可及，但她的

“口腹之欲”成为整个任务的正当性来
源。电影中，大鹏选择让贵妃“隐身”。
这一“留白”，其实是一种审美判断，更是
一种价值选择。

这颗荔枝不是给贵妃吃的，而是喂
给观众，让我们慢慢咀嚼的。

贵妃爱不爱吃荔枝，还重要吗？

哪颗“荔枝”更好吃
——电影与剧集《长安的荔枝》对比赏析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海报 剧方供图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海报 剧方供图

电影《长安的荔枝》海报 片方供图


